
■ 刘传福 杨越/摄

绞扎、染布、蒸煮……暑假期间，彝
族大学生王梦诗（前排左二）走进四川
省泸州市叙永县摩尼镇扎染蜡染传承
基地，当上“老师”，为20多名留守儿童
传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扎染
的手工制作技巧。

王梦诗出生在川南边陲叙永县，从
小对少数民族文化有着特殊的感情，上
大学后，成立了四川梦诗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目前已与该镇三所学校达成“扎
染+研学”合作意向，将开展非遗文化
研学和传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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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巨野：幸福像“画”儿一样

产业发展产业发展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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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女画师占全县书画从业人员80％以上。对她们来说，画画并不
只是致富的方式，更是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
■ 王丹青

不必关注蓝色的路牌，也不必寻找华
丽的牌坊，提醒大家“洪庙村就要到了”的
标志物，是路边墙上那一幅幅精美的工笔
牡丹画。

山东省菏泽市以“中国牡丹之都”闻
名，菏泽市巨野县永丰街道洪庙村，则以

“全国首家以绘画项目形成的农民绘画合
作社”而备受关注。画画也能成立专业合
作社？农民也能靠画画致富？在巨野，这
两个看似不可能的“小概率事件”，正由一
群农民实现。

让零基础的农村妇女掌握新技能

刘冬梅出生在巨野县独山镇王刘庄
村，是村里娃娃中最早学画的。中国妇女
报全媒体记者了解到，巨野县农民绘画的
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20世纪70
年代，巨野县更是发展起了“彩蛋产业”，
在鸡蛋壳、鸭蛋壳上画山水花鸟。刘冬梅
正是在这一浪潮中拿起了画笔。

“20岁出头的时候，村里陆续有人来
我家想学画画，基本都是妇女。家里的
小屋挤满了人，都没有下脚的地方。”刘
冬梅告诉记者，村民学画画，是因为“画
画能赚钱”。“那个时候，一张画就能卖8
块钱。”后来，刘冬梅出嫁了。她去过外
地，开过大车，可心里总想着那支被自己
放下的画笔。

就在此时，家乡传来了消息。2009
年7月，由洪庙村村民姚桂元发起，6位农
民依托绘画村成立洪庙农民绘画专业合
作社，采取“经销＋合作社（画院）＋农民
画师”的模式，按照固定价格回收农民画
师的画作，再统一出售。

刘冬梅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重新拿
起画笔。“我的画都送到这里来，通过合作
社销售。”这次回来，刘冬梅心里还有一个
想法，“我想试试在瓷器上画山水。”与村
民们熟悉的工笔牡丹相比，山水画的技艺
显然更加复杂，但刘冬梅还是愿意尽力一
试。“一方面可以拓展巨野农民画产品的
种类，更重要的是，这也是我的梦想。”她
说。

拿着画笔，刘冬梅的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微笑。“未来如果对瓷器山水画感兴趣
的人多了，我就尝试改进工艺，便于零基
础的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学习掌握新技

能。”刘冬梅说，“做这一行就得抱着这样
的心态，要把自己掌握的技能毫无保留地
分享给有需要的人。”

镇镇有书画院、村村有画室

数据显示，洪庙村已带动周边村民从
事绘画创作近百人，每年创作绘画作品近
2万幅，年产值800万元，普通画师年收入
3 万~5 万元，优秀画师年收入近 10 万
元。从农民“忙里偷闲”的业务爱好，到年
产值800万元的产业，洪庙村农民画的发
展，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产业的发展，
离不开关键的人才资源——农民画师和
传授技艺的“画师”。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洪庙农民绘画
专业合作社围绕乡村振兴，大力开展基础
画师公益培训，其中培训留守妇女、残疾
画师、贫困画师200余人。

而把视野放在整个巨野县，因“画”
受益的农民队伍更加庞大。2012年，巨
野县书画院新场馆投入使用。据统计，
巨野县书画院每年举办各类书画培训班
20余期，计划年培训学员3000人左右。
目前，全县有中国美协会员21人，中国工
笔画学会会员21人，山东省美协会员77
人，中国书协会员13人，山东省书协会员
32人，拥有1个县书画培训基地（县书画
院）、8个绘画专业镇，49家基层画院，50
个绘画专业村，从事创作、销售、装裱等
书画产业人员达2万余人，在全国建立了

600余个销售网点，去年创作绘画作品
120余万幅，作品远销美国、法国、新加坡
等40个国家和地区。2018年以来，由巨
野县书画院组织创作的《花开盛世》《锦
绣春光》《国宝献瑞》《盛世中华》等作品，
先后亮相上合青岛峰会、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等国家重大活动以及人民大会
堂、国家会议中心（上海）国礼展厅等重
要场馆。

2023年年初，为提高工笔画创作水平
和培养后备人才，巨野县再次拿出书画产
业发展基金300万元，利用遍布乡村的基
层书画院和各类书画培训机构，大力培养
书画后备人才，培育壮大书画产业规模，让
更多的基层群众靠作画发展致富。如今，
巨野县已发展绘画专业村50个，绘画专业
镇4个，基层画院44家，书画培训机构160
余家，镇镇有书画院、村村有画室。

“拿起画笔，心里畅快得很”

在巨野县书画院的“提升班”，记者见
到了正在练习绘画的陈海伦。虽然只学
了10天，但陈海伦觉得，“收获可大了”。

陈海伦在自家小区附近经营着一家
小店，大女儿今年刚刚工作，一对可爱的
龙凤胎儿女正在读小学。在温馨幸福的
生活之余，她选择拿起画笔。“孩子大了，
我也能放心出来找点自己喜欢的事做。
不为了多赚钱，就是觉得在这儿画画，心
里畅快得很。”

在巨野县，像陈海伦这样拿起画笔的
妇女有1万多人，农民女画师占全县书画
从业人员的80％以上。对她们来说，画画
并不只是致富的方式，更是这群曾经在田
间地头房前屋后打转的农村妇女重新认
识自己的机会。

今年50岁的王善花不善言辞，可握着
笔、聊起画，她就有说不完的话。“有时间就
在这儿画上一整天，没时间就来画几个小
时。在这里，我觉得日子更有意义了。”

为了让更多农村妇女参与农民画产
业，巨野县妇联指导成立了巨野县巾帼书
画妇联，并选出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和主
席、副主席。同时，巨野县妇联建设以特
色书画产业为基础的“墨韵”妇女微家
120个，每年组织工笔画培训100余场，培
训妇女近万人，举办宣传展览活动20余
场次，有效促进妇女居家创业就业。

不仅如此，巨野县还打造了“陪伴花
开”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品牌，让年
轻父母，尤其是年轻妈妈们不用远离家
乡，在家中作画，既能陪伴孩子、照顾老
人，又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就在离陈海伦的画桌不远的地方，她
的一双儿女正在认真地做着暑假作业。
妈妈学了10天的画，孩子们一直陪在妈
妈身边。“我觉得画画的妈妈更快乐了。”
陈海伦的儿子和女儿抢着告诉记者，“那
天妈妈完成了第一幅画，她特别高兴。妈
妈开心，我们就开心。”

■ 王红峰

今年年初，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
心发布《农村留守儿童手机沉迷问题调查与对
策建议》研究报告，引起媒体关注与社会热议。
报告显示，四成留守儿童有专属手机，一半留守
儿童使用长辈的手机，67.3％的家长认为孩子
出现了手机沉迷的趋势，21.3％的家长认为孩
子严重沉迷手机。（7月17日中国青年报）

要想毁掉一个留守儿童，请给他一部手
机——认同这句话的家长不在少数。《2021 年
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
示 ，我 国 农 村 未 成 年 人 互 联 网 普 及 率 为
97.3％。超四成农村未成年网民没有和父母
双方一起生活，导致农村未成年网民在上网用
网上缺少家长的监督约束，农村未成年人沉迷
手机现象严重，有的孩子甚至借上网课、做作业
之名长时间占用手机。不少家长缺乏防沉迷意
识和手段，眼看着自家孩子被“锁在手机里”却
无计可施。留守儿童沉迷于手机，已成为当前
部分乡村面临的共性问题，亟待引起家长、学校
和全社会的关注。

在今天的电子游戏产业中，战争和暴力元素
并不少见。随着技术的进步，电子游戏中的战争
和暴力情节越来越逼真。有些玩家对游戏中的
杀戮和血腥场面渐渐习以为常。对于尚未形成
完整道德观念、缺少识别能力、涉世不深的青少
年而言，“暴力游戏”的危害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游戏不是天然的恶，但“暴力游戏”任其泛滥，
则可成为恶之源。暴力、色情、贪婪、玄幻……这
些电游已沦为不少未成年人荒废学业、近视高
发、增加家庭经济负担甚至诱发犯罪的“精神毒
品”，严重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危害社会安定。

孩子沉迷网络游戏当然有自制力不够、家
庭教育不到位等因素，但网游商在经济效益的
驱动下，忽视未成年人心智发展，也在客观上加
剧了未成年人的沉迷。为防沉迷，国家多次出
台相关政策措施，有关部门也敦促游戏公司、视
频网站、直播平台对“青少年防沉迷系统”进行
多次升级，但顽疾仍然存在——一些实名认证、

“青少年模式”流于形式甚至形同虚设。
农村娃被“锁在手机里”，还须综治来“解

锁”。期待我国抓紧出台严格限制未成年人网
游的法律法规，实行电子游戏分级制度，让青少
年网游依赖者走出虚拟世界；期待有关部门升
级管控、强化执法，重点排查用户数量多、社会影响大的网络游戏产
品，对价值导向严重偏差、含有暴力色情等法律法规禁止内容的，坚
决予以查处，以利剑斩断“暴力色情游戏”这一伸向下一代的“黑
手”；全面加强未成年人游戏产品准入监管、建立完善的网络游戏审
批发布机制和考核体系、调整未成年人网络游戏预警时间等。同
时，要加强农村地区，特别是留守儿童集中地区中小学校网络常识、
网络技能、网络规范、网络安全等方面的教育。学校可以通过召开
家长会、定期家访等方式教育家长，就手机管理的方式进行沟通，达
成共识，达到课内课外教育相结合，并引入社会力量，帮助农村地区
家长更好承担起教导未成年人正确使用互联网的责任。

暑假是留守儿童沉迷手机的高发时间，更需要加大管理力
度。农村中小学可开办暑托班，在暑托班中充分利用已有师资，开
设多种形式的素质教育课程，如思想教育、劳动教育、历史教育和
音乐体育等，将留守儿童课外时间利用起来，让他们在远离手机的
同时，又能接受高质量的素质教育。

乡村观察观察

■ 邵伟 钟屿右 吴爱艳

晌午时分，太阳正烈。在湖南省怀化
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新厂镇炮团村的
一处田野里，禾苗长势欣欣向荣。7年前，
在城里开影楼的蒲丹丹返乡成为一名“新
农人”。2017年以来，从单纯的杂交水稻
制种到优质稻、油菜全链式生产回收，畜
牧养殖，农产品加工等，蒲丹丹不断壮大
自己的产业，在学习中更新观念，利用新
技术、新模式带领附近乡民走上致富路。
短短几年，她的水稻种植面积已经发展到
3000余亩，可向市场提供优质水稻良种
60万公斤，提供农村就业岗位1000余人。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决定着整个粮食
产业链的质量和效益。作为国家级制种大
县，靖州县肥沃的土地孕育了优质的杂交
水稻种子，制种产业在这里蓬勃发展。

中专毕业后，蒲丹丹开过服装店、影
楼。与制种行业结缘，是因为和丈夫的相
识。蒲丹丹的丈夫是安江人，家中从事制
种业。在他的家乡，有“农学泰斗”袁隆平
躬耕30多年的安江农校，农业文化厚重。
像是看到了创业的“新大陆”一般，蒲丹丹
毅然决然投身制种行业。她不仅要当一位
农民，还要做得出色，要从靠天吃饭的“老
农人”逐步转向靠技术吃饭的“新农人”。

每当春种农忙时节，炮团村的大片水
田里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忙碌着将一株
株制种水稻秧苗移栽到田中。蒲丹丹一会
儿指挥工人们种田，一会儿走在田间巡视
秧苗长势，一会儿直接上手下田栽秧……
经过几年的田间锻炼，蒲丹丹早已能够独
当一面。无论是传统的秧苗栽种，还是新
型农机操作，她都游刃有余，活脱脱一个经
验丰富的“新农人”。

刚回乡的蒲丹丹可没有这么老练，有
时下田甚至分不清秧苗和杂草。“那些老姐
姐们都笑我呢！”想到当初的稚嫩模样，蒲
丹丹忍俊不禁。

学认秧苗成了蒲丹丹的第一课，摸爬
于田间地头成了家常便饭。尽管皮肤被晒
得越来越黑，但是蒲丹丹制种的本领越来
越强。育秧育种、插秧播种、追肥打药、农
机使用、烘干收储、加工销售……遇到不懂
的问题她就及时向家人、老农请教，经常与
家人讨论如何种出优质的杂交水稻种子，
直到深夜还不断复盘制种经验。

随着耕作经验和效率的提升，蒲丹丹
种植的规模不断扩大，“现在制种是机械与
人工相结合，我们运用无人机之类的新科
技来作业。”蒲丹丹说。在她的眼中，制种
不是简单粗放的事情，而是一项精细活儿。

“虽然精细化的管理养护成本高了，但

是产量也会更高，质量会更好，收益也会
更可观。为了让更多的农户用到优质的
杂交水稻种子，我们成立了亿农种养农民
专业合作社，争取把品牌打出去。这样可
以让家乡的留守老人与妇女有更多的就
业机会。”

蒲丹丹表示，只有充分发挥靖州“物
种变异天堂”的区位、气候和资源优势，按
照“产业园区＋企业＋基地＋农户”的模
式，才能让自己的事业走得更加长久。对
于没有足够农机具或没有劳动能力的农
户，她采用土地流转的方式，按照统一的
技术标准进行种植。她雇佣当地农民春
播、插秧、追肥等，保证他们能有一份稳定
的额外收入。

在3000余亩肥沃的土地上，蒲丹丹将
田间梦变成助农梦。她在这里享受着泥土
的清香，沉醉于收获的满足。

从杂交水稻制种到优质稻、油菜全链式生产回收，畜牧养殖，农产品加工等，“80后”返
乡“新农人”将田间梦变成助农梦——

蒲丹丹：用新科技描绘兴农梦

■ 汪志

笔者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生活在乡村的孩子，一到盛夏放
暑假，由于没有像现在的补习班之类的，再加上文化生活单调没有
电视看，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半大孩子，每天不是捉蝉，就是去村边
的池塘学游泳、戏水，或者雨天捕鱼。

蝉趣。那时，村前房后树木茂盛、高大，每天的太阳还没出地平
线，蝉叫声就响彻全村。记得10岁那个盛夏，父亲教我捉了一只
蝉，我兴奋地看着它那像被墨汁浸染的眼睛，看着它那像被桐油粉
饰过的甲壳，然后轻轻拂拭它犹如绸帛般的翅膀。蝉爬在茂盛的树
干上，被树叶遮挡，不容易被发现，只有循声细看。捕蝉的方法其实
很简单，取一根长竹竿，用一截细柳树枝（细铁丝也行）卷成一个碗
口大小的圆圈绑牢在竹竿前端。盛夏农村蜘蛛网到处都是，尤其是
早晨的新鲜蜘蛛网黏性更大，缠绕在竹竿圆圈上，密密的，黏稠的。
此时，瞅准一只正在树枝上嘶叫的蝉，轻轻一按，蝉的翅膀便牢牢粘
在圆圈蜘蛛网上，束手被擒。捕到蝉后即剪短其翅膀，使蝉不能飞
跃，然后放在地上玩耍。捕蝉非常不易，稍有轻微响声，蝉就惊飞
了。蝉与蛇一样也脱外壳，其外壳可用做中药材，那个年代每只2
分钱，而铅笔才3分钱，于是捕蝉的同时，我们还会想法找蝉壳。

水趣。盛夏，天气炎热，跑到池塘边戏水或游泳避暑也是每天的
一项主要活动。生活在农村的孩子，尤其是南方农村的孩子，到了一
定年龄，便三五成群到池塘戏水学游泳，或成人教，或大一点的孩子
教，一旦学会，便在盛夏时节每天下水游泳。只要在有池塘的农村长
大，每个孩子都会游泳。大前年盛夏，我们全家去天津的渤海边游
玩，由于儿时学会了游泳，虽然好多年没有下水游泳，但下海之后我
仍轻松自然，妻儿直夸我“太棒了”。

鱼趣。孩提时代的乡村，池塘、小河颇多，河水碧波荡漾，清澈
见底，鱼虾很多。盛夏季节的主要特点就是雨水多，三日一小雨、
五日一大雨。雨水流动，池塘里、田埂里到处都是大小不等的鱼
虾。于是，捕鱼的机会多了。别小瞧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与生
俱来的天性和生活环境的造就，使我们个个都是捕鱼能手。一般
情况下，鱼虾常年在河中隐蔽。一遇到生水特别是流动的生雨水，
它就不安分了，朝流水的地方流动。如果田埂里的雨水满了，便往
池塘里流，流水处必有大量的鱼群在戏水。此刻拿渔网向四周一
套，白花花的鱼就有好几斤。盛夏雨季，带上渔网，一天少则能捕
十来斤，多则几十斤。同时一些池塘水满四溢，池塘水向下游沟壑
处流淌，此时的壕沟内必有很多鱼。于是我们在下游张网待鱼。
最好的时机是白天下雨，晚上雨停，半夜三更起来，将沟壕两头堵
住，再将沟壕水放干，那时沟壕内有数十斤乃至上百斤的大小鱼。
记得每到下雨季节，沟壕旁就有孩子们的身影。“水漫金山”，稻田
和河塘都有很多鱼虾流入。一旦雨水退去，稻田里大小鱼虾特别
多。儿时有一次，我从稻田里抓到一条十几斤重的大鱼，在村里引
起“轰动”，至今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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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暑假，盛夏“三趣”

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半大孩子，每天不
是捉蝉，就是去村边的池塘学游泳、戏水，
或者雨天捕鱼——

村民们在巨野书画院参加免费培训。 王丹青/摄王善花在洪庙村农民绘画专业合作社作画。 王丹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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